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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雲後面 

 

  要獨自走進那座山，最難的不是體力，而是相信母親在山中的某個角落。 

 

  客廳那座魚缸的打氣機像從沒停下來的某種腳步。我正在房內準備行李：

手電筒、毛巾、行動充電器等物品散落一地。撿拾這些東西時，容易錯覺自己

其實捏起的是一片片拼圖。 

  耳邊，電視機恰好播放一則新聞：八旬老婦遭集團詐財…… 

  母親比較年輕。腦袋也好，沒人能夠騙得了她。從小，她最愛告誡的都

是：請你誠實、腳踏實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只是

這些信條並沒有成功影響我的父親。他朝這些箴言的反面積極地出發，做一個

釜底抽薪的夢，醒來後只留給他一筆咋舌欠款，將他火速燒回了家。 

  「看到了沒？這就是報應。」她說。 

  那年我高中畢業，考進一間分數不用很高的私立大學。那天下午剛辦好就

學貸款，就錯愕地發現自己債務還沒開始償還，就已被加成追討。父親卑微地

道歉，坦承戶頭餘額是碎掉的玻璃，拚不出一個能看的數字。滿桌子報紙，攤

開的都是求職那一頁版面。從此之後，他攬下了所有家事，退化成一幀駝背的

影子。家裡的話都是他在說，無論是笑話或是廢話。 

  也不至於此後家庭不幸，或者毫無快樂。只是房裡所有的光，從此進駐了

一層灰灰的色彩。關係間那道口子從未真正結痂，遑論癒合的可能。 

  印象中，那時打氣機就已經馬不停蹄地，再再提醒我與母親跑起來。 

 

  「你爸弄來的魚缸很吵耶。」母親一面撒飼料，一面說。 

  她走後，沒人碎唸那座魚缸，上次聽見母親叨叨絮絮父親的不負責任，到

底是什麼時候呢？每次想到這裡，我都會心跳得很快，充滿恐慌，畏懼自己也

忘了任何一點點細節。記憶是水，時間是墨，往一盆清水開始滴墨汁，墨汁就

會成為迅猛的牙尖，把水瞬間吃成整個深色的模樣。 

 

※ 

 

  母親消失前一個月，我看著冷冷的辦公室。廢棄場撿來的檔板銅製辦公桌

組，上面一台電腦與一隻手機。手機震動著。Ｌｉｎｅ、微信、探探與各種不

知凡幾的交友軟體，訊息同時雪片般飛來。 

  想起初入行的時候他常跟我說，做人不能貪，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

困惑地說，我們不是才是最貪的那個嗎？我們去騙，跟別人去騙，哪裡不一

樣？老闆說，今天你不騙那人，這筆錢也會被別的同行騙走。那你想自己賺，

還是想給別人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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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最早的錯誤，都是從這裡開始。 

  我打電話給老闆，跟他說，今天起我不幹了。 

 

※ 

 

  我轉乘顛簸的公車，逕自出發前往山腳。這時間點見到許多博愛座。那些

博愛座都是空的，公車裡人不多，老人們並不太去坐，有一種禮貌的尷尬，更

多是對於自己年紀與體力的隱藏性驕傲，無法令我不去想起馬太太。 

  馬太太有與母親相悖的本質：她脾氣不好、神經質、眼睛裡充滿著銳利的

鋒光。不曉得她以前經歷過怎樣的事，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馬太太原始性格。 

  她第一次替我開門時，甫踏入玄關，我就見到她客廳裡有許多張便利貼黏

在牆上，上頭寫著幾串電話與名字，還有每日必須做的事項。桌上充滿雜物，

不知有沒有飯卻正在插電的大同電鍋、亂飛的全開報紙、已經過度氧化的半顆

蘋果，唯一有在正常使用的，就是周次藥物收納格。 

 

  「這是妳自己寫的嗎？」我問。 

  「那不是廢話，我還期望你來替我寫？」馬太太果然沒有好臉色。她眼袋

很深，內裡豢養著無盡的焦慮。 

  我走進公寓，坐在她的竹沙發上面。她行入廚房，腳步很碎，嘴巴一路叨

叨絮絮，她與母親最大的不同是，她言詞裡的尖酸刻薄並不能用語氣裡的敵意

直接解讀，畢竟這股敵意中裡面有一種尋求，尋求失落的感情，期待某個與愛

相關的回應。有如球場上的盲投。 

  若非馬太太個性如此，我也沒有機會進到她家裡。 

  我聽見她開火，燒水，熱東西的聲音。竹沙發的右手邊有一支無線電話，

後面的牆壁貼著一張黃色便條紙，寫著「兒子／許國基」，下面一串號碼。我斜

眼看她毫無疑惑地背對我，我便扭頭伸手，瞬間扯掉便條紙，從桌上那一疊

中，撕張新的，也寫兒子許國基，然後把電話改成我的工作ＡＢ機，貼回原

位。 

  「養你這個王八蛋，電話打了也不接。」 

  馬太太做到一個階段，拿著鍋鏟出來指著我，眼睛有點紅潤，我分不清那

是感動還是憤怒。 

  「不是啊媽，妳電話根本寫錯了。」我指著我剛剛改過的電話。 

  「呸，就知道成天往外跑。」 

  「我這不回家了嘛。」 

  她皺了一下眉頭：「我怎麼會老記不得你的號碼呢？我明明每天睡前還有起

床，都會背一次啊。」 

  我忽然有點緊張：「人忘東忘西是很正常的事，何況妳年紀都這麼大了。」 

  馬太太聞言，反手把鍋鏟摔在地上，鍋鏟反彈起來，激起巨大的回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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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誰忘東忘西？你是不是想說我得什麼失智症？好啊。我跟你說，我不怕，我

看是你先不要我，還是我先不要你。你信不信？我最不怕的就是死。我最不怕

的是死！」 

  我看著那鍋鏟飛過我的眼前，其實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熊熊怒火。 

  電話裡，馬太太的么喝喧嘩，早就是我們之間的日常對話，也是我工作中

必須忍耐的部分。 

  我看著兩眼圓睜的馬太太，「媽，如果妳不怕死，那妳怕什麼？」 

  馬太太沒講話，還在喘氣。喘氣中，我意識到她並沒有打算回應我。我撿

起飛到我腳邊的鍋鏟，邊聽她喃喃著：「不肖子。這輩子白養你。你這個不肖

子。」 

  馬太太拉緊身上的粉色大毛衣，明明中午太陽很強，她卻表現出很寒冷的

樣子。她嘴唇發抖，好像很害怕，拿走我還她的鍋鏟，返回廚房清洗，並繼續

料理。我有些失落，因為我很想知道她的答案。 

  大約過了半小時，馬太太轉出廚房，扯著一張新的垃圾袋，把桌上所有髒

亂不堪的東西都給整理掉。動作很俐落，三兩分鐘，桌子就全是乾淨的稜角，

讓我一時錯亂，心想難不成她是在裝瘋賣傻。 

  她進進出出，又是三兩分鐘，一桌菜便在我面前迷離發散著熱氣。 

  「這些都你愛吃的啊。」馬太太說：「你電話裡不是說很想念嗎？快吃

啊。」 

  「謝謝媽，」我拿起筷子，說：「外面都找不到這種味道。」 

  我看著整桌不屬於我的飯菜，知道這些食材在我要來的前一天她就已經在

冰箱準備好。馬太太就坐在我的對面，怒色已經褪去，隨之而來的是充滿期待

的目光。那目光我曾在母親身上見過。 

  到底那個叫許國基的男人到底去了哪裡，我並不曉得。他為什麼拋棄了自

己的母親，我也不曉得。一齣錯位的母子戲，荒謬得令我想笑。既然已經無法

回頭，也只能在裡面找到一些可能的意義。 

  我問馬太太：「媽，妳有多久沒出門了啊？上次出去玩是什麼時候？」 

  她在思考，然後愣住，總是濕潤泛紅的眼睛朝天花板吊著，嘴唇微張，整

個人就卡在那，好像在回溯過往的時候，發現自己被光陰背叛與丟棄，頓悟的

當下，身體就凝固成一塊透明的晶石。 

  我與這塊晶石對坐，心裡在想另外一件事，上次與母親和父親的旅遊應該

是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真的好久好久了。我們正是去爬山，那時一切都好，

父親準備接工廠的主管，手下即將有一堆業務供他差遣。母親還對未來很有憧

憬，有對家的藍圖，正準備要一一實現。 

  我們登的是一座並不好走的山，山道迂迴，陡坡很陡，所以爬得很慢，經

常被許多人超越，偶爾還會招來白眼，我只是顧著喘，父親經常要喊停休息。

母親則總是很有興致地左顧右盼，比起登山，更有種返鄉的雀躍。 

  當我們花了一整天，終於爬到山頂的時候，母親看著山下的城市燈光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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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說了一句，好美喔，真想再去更遠的地方。 

 

  想到這裡我突然驚覺，自己其實也被時光緩慢地背棄了。 

  因為我的家庭也已經回不去那樣的美好之中。鉅款不是一串數字，它伴隨

著日與夜的暴力，並一再用紅色的油漆桶告示我們並沒有自己的生活。 

  那天中午，我和馬太太兩個人各成為一塊石頭，彼此對坐，聽著樓下那條

巷口川流不息的引擎聲，直到飯菜冰冷。 

 

  公車停煞的瞬間，晃得我終於清醒過來。車內早就安靜到只剩下風聲，沒

有任何乘客。司機大喊：「先生，終點站到了喔。」 

  我點頭稱謝，下車後看著司機把車門關起來，緩緩開走。我雙手插著口

袋，天氣很冷，車尾的排氣孔噴出長長白煙。 

  我看著電子錶，早晨七點半。開始有結伴而行的青年人以及年長者往登山

入口慢慢前行。 

 

※ 

 

  為什麼認為母親在眼前的這座山，是因為我對她當年的表情揮之不去。以

及，當我和父親偶爾處在低潮時，她會猛然提到關於旅行的事。未竟的夢後來

便以這樣的形式，鐫刻在她心裡面。 

  我認為母親狀態是特別的：她並不是失去行為能力。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她猶然會提到遠方的夢，根源必然和那年的出遊有關。 

 

  我邊想邊走，見一位穿著厚重藍色外套的老人走得蹣跚，臉色偏紅微喘，

我看不過去，走近問他：「爺爺，要不要扶你。」 

  他不好意思地笑，沒有回應，很靦腆。我攙著他，腳步放得極緩，問他是

不是一個人上山。 

  老人家說，不是，他讓兒子先走，自己反倒在後面跟不上。 

  我說，我也在找人，不如就陪你走一段。 

  他問我在找什麼人。我說我的母親。他疑惑地問，還有年輕人會走得比自

己父母慢的嗎？ 

  我說，我就是。 

  他說，難為你有心，會陪母親來爬山。他最大的遺憾，就是在妻子過世之

前沒能再完成她一個願望。 

  我好奇地問老人家，他的妻子有什麼願望？ 

  老人家苦笑著說，哦，那個願望，連他妻子自己都已經忘記了，她已經什

麼都想不起來。 

  我向他訴說，以前我也碰過類似的人，其中一位是獨居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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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問我，什麼意思，難道你在機構上班？ 

  我說不是的，我到她家照顧她。 

  老人家說，原來是社工，真有善心，這樣的年輕人太稀有了。 

  我說，我不懂得怎麼討她歡心，她經常生氣，暴躁，想不起別人的臉。希

望別人關心她，又總是把別人推開。為什麼她會這樣呢？ 

  老人家拍拍我的臂膀說，因為她怕受傷。 

  我沉默許久。問老人家，不曉得您太太是個什麼樣的人。 

  老人家想了想，說，講來也是奇怪，其實我是被她騙的，當年她頂著別人

的身分跟我相親，我跟她差點沒戲。啊，為什麼她會做出這種事？為什麼頂著

別人的身分騙人？ 

  我拍拍老人家的肩，認真地說，起碼您要相信，她對你是真心的。 

  我們走到了一個岔路，路口站著一個三十幾歲的光頭男子，看我扶著老人

家，急急忙忙跑過來，說，爸你怎麼了，還好嗎？ 

  老人家說，好得很啊，多虧這個年輕人陪我走上來。 

  我將他的父親還給他，說，我其實什麼也沒做。 

  他們繼續朝山上爬去，光頭男子跟我說謝謝，謝謝我照顧他的父親。 

  照顧這個詞讓我不禁停下了腳步，和他們拉開距離。我想休息。 

 

  我與父親發現母親已經有了初期症狀時，完全無法推估這一切是從什麼時

候開始的。每次仔細思考，彷彿都還可以推算到更早。這種懊悔可以一直往上

淺淺的遞增。在爬梳整個過往的時候我才警覺，就算是我自己，記憶也不可

靠，且充滿了極限，像有一堵牆，緊縮著裡頭的容量。 

  溯及往昔，我還能找到對話。發訊息給馬太太第一天，母親也撥了好幾通

電話，問我好幾次，到底幾點要回家。而我出門前早已跟她說過。 

  一切警訊，應是從這裡為始。 

 

  「妳真的不記得自己問了這麼多次嗎？」 

  母親瞪著我，「我今天根本沒問過你。讓開，我要去煮飯了。」 

  她開始建立自己的失蹤史。第一次，父親帶著她去買菜市場買菜，他握住

整把的青蔥，結帳，轉頭，她就已潛入攢動的人頭中。那次父親找了兩個小

時，最後在菜市場的尾端找到了她，母親站在一個賣菜的攤車面前，對父親

說：「你買錯了。」第二次，他載她到百貨公司，逛了許久，突有尿意，逼不得

已上個廁所，她又不見了。到櫃檯廣播，也等不到人前來認領自己的身分。他

每層都找，最後在影廳的某個角落，看到母親站在玻璃帷幕前看著底下的車水

馬龍，非常入迷。 

  他問，「妳為什麼走來這裡？」 

  她說，「我不知道。你說呢？」 

  「妳故意的嗎？啊？」父親質問她，比起憤怒更接近無助。 



6 
 

  母親看著父親，說：「你在講什麼？我們怎麼在這裡？」 

  緊接著還有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的時間都越來越長，逼迫我們不得

不正視她的病。父親迷失在急躁之中，被內疚、痛苦以及責任遮蔽了視線。 

 而我開始備感壓力。 

  萬一債還完了，母親卻沒辦法親自看見那樣的日子，那豈不是她只能記住

壞的部分嗎？那她豈不是要一直住在某種地獄裡面嗎？對再後來的她來說，一

切都會成為永遠的來不及。她想做的事再也沒辦法做，也可能會忘記對她來說

最重要的那個願望。 

 

  就像馬太太一樣。 

  相對於母親的不定期出走，她則非常固守在自己的堡壘，她的家。 

  她老是對著我陳述許國基以前的荒唐事。勒戒所、付保金、替人走私，對

著我眼淚潰堤，說我終於回頭，她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心裡總是沉甸甸

的，隨即想起母親，她的未來總會走到像馬太太這樣的階段：輪迴於一段過

往，並馬上接續破碎的此時此刻。 

 

  她每轉一次帳，我就會到她家陪她吃一次飯。通常是午餐。 

  然而，屢次我想轉身就走時，身體就會自動緩慢並且僵硬下來，接著一路

和她聊到超過晚飯的時間──與其說聊，不如說傾聽。或者陪伴。 

  我看馬太太身體越來越虛弱，偶爾坐著坐著整個人就軟放在竹沙發上，我

和她提議說，不要再煮飯了。多麻煩。交涉了好多次，她才終於願意讓我買點

東西過去一起吃。我會買舊居附近的一間熱炒店，想起以前母親只要懶得料

理，就會讓我去買三碗炒飯或炒麵，一個湯，兩道菜。現在我也照著這個模式

買給了馬太太。 

  「國基，這些錢你到底要拿去哪？」 

  我說：「不是和媽說過了嗎？做生意、還錢。」我想了想，又說：「有多的

錢，就拿去照顧別人。」 

  馬太太笑說：「這麼有愛心？轉性了你。」 

  日復一日。我知道這種生活過不了太久，經常混淆，慢慢不知道這一切原

本切入的正確角度，進而導致整件事充滿認知偏誤以及奇怪的斜影。 

  唯一令我還能感到安心的事情是：越和馬太太繼續相處，我能還出去的錢

就越多，而寄盼的日子也會逐步靠近……我所等待、我所忍耐，都是為了最後

解脫的那一日。 

  當她的錢越來越少，我們的關係卻詭異地越來越緊密：我關心她在我沒有

來的時候是否有穿好吃飽，並替她整理亂糟糟的客廳與總是沒人清掃的地板。

然後教她使用手機，整理ＬＩＮＥ裡面多餘的廢物信息。她的進步在於會秒

回、買長輩貼圖洗版我。有次，馬太太同我說：「國基啊，我這輩子沒想過，還

能跟你說上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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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許國基是個逆子。凶狠，無懼，母子破口大罵，壞話說盡，關係像

暴風中的一盞蠟燭。後來就不再回來，留下戰戰兢兢的馬太太，待在越來越破

敗的居所裡面；而回來後的許國基同樣是逆子。愛錢，虛偽，母子融洽和諧，

蜜語說盡，關係也只是海市蜃樓。 

 

  「媽知道你回來是為了錢。可是，媽也真的要沒錢了，我真的要沒有錢

了。拿著這些錢好好做生意，好不好？答應媽，好不好？多多回家，好不

好？」 

  最後一次替她買午餐，馬太太反覆地對我這樣說。我認知到她離發瘋可能

沒有多遠，我離她支票上那幾十萬也只有一個伸手的距離。 

  「啊，拿去，拿去。我沒錢了。」 

  然而我想起家裡的欠款。想起母親。她的病，以及父親戶頭裡的支離破

碎。 

  我伸手握住那張薄薄的紙，只猶豫了半秒。 

  我很清楚自己來的目的，矯情過頭就不像個人了。 

  只是，人如果跑得太快，好像就容易忘記自己的位置。 

  我就是這樣，妄想可以多賺點錢、多了解馬太太、多掩蓋自己的罪惡

感……。這一切依序發生，然後穩定地亂了套。 

  捏著那張支票，收下後，再也沒去見過馬太太。 

 

  後來整整一個禮拜我都毫無食慾，那支票象徵著什麼，我心裡非常清楚，

但我暫時不想面對、不想讓它這麼清晰。所有事情我都做到了，同時覺得我即

將失去越來越多東西。 

  在夜燈清冷的街道上，我很常漫步，迷失在我認不出的巷子口。 

  連日的晚歸讓母親敏銳地問我，你最近在幹什麼？ 

  我說沒有，在全家上下班，很忙，也很正常啊。 

  她看著我。這深深凝視中，也許早就穿透了我的謊言。 

 

※ 

 

  山中步道兩旁的野草瘋長，或垂降或在我腳邊狂野鋪張，彷彿在替我掩蓋

不堪的足跡。 

  爬山的人始終零零落落。那對父子早就遠得看不到背影。而我重新開始徒

步爬行。我走得很慢，沒有刻意，而是我的體力始終跟不上。幼年時期的我如

是，今天的我如是。我的速度從來沒有辦法比母親還快。何況照顧。我還能照

顧誰？我還有資格去照顧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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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了十幾分鐘後，手機顯示好幾通未接來電。原來是父親。他急著打給

我，問我跑去哪裡。好像失蹤逃跑那個人是我自己。 

  我冷靜地說，我去找媽了。 

  他問我去哪找，搞什麼，為什麼總是都要一個人亂來？ 

  我說，不然我要交給你？ 

  父親聽我的語意不善，短暫的沉默之後，問我中午以前會不會回來。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再找不到，就得通報了。 

  我說，嗯。 

  他說，不管怎麼樣，在外面注意安全，記得吃飯。 

  我在等父親掛電話，但他一直沒有，好像還有話要說。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未來不要再勉強自己。這樣的日子沒有必要，畢竟一切都已結束。 

  我驚訝地問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因為你媽給了我那張支票。」 

 

  那張支票讓我迷茫在各巷子口。每天我都在組織我的說詞，以便和母親說

明：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將剩下的欠款還光。所有快樂、悲傷、高昂與低潮

也在那時通通被藏起來。我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默。 

  我的老闆這時卻打趣地說：與時間競賽是有代價的，起碼這次你贏了。 

  我贏了？我開始厭惡他語氣的同時，感到深深疲憊。 

 

  那一晚母親沒有煮飯。我從舊居附近的熱炒店買了四菜一湯。回家後，看

到客廳空蕩，她要我坐下，語氣冰冷。 

  我坐下後，她拿起那張，我一直藏在外套內袋裡的支票。我那天出門沒

穿，她要拿去洗，反倒被她揪出。 

  她問我這筆錢從何而來，不要再欺騙。她不記得今天幾月幾號、也對我們

規律的作息誤記，然而她敏感的覺知卻沒有退化，反而更銳利地指向我。 

  我沒有回應，打開我包回來的那些飯菜，然後一個一個撕開保麗龍長盒，

肉絲炒飯與炒麵、辣炒空心菜、蛤蜊湯……。 

  我說辛苦工作賺的。 

  母親說，我講過，你不要再欺騙，還編得這麼爛。你根本從來就沒有到你

所說的那間便利商店上過班。沒人認識你。你不在的時候，我都去找過了，你

根本不在那裡。 

 

  我看著滿桌飄搖的淡淡熱氣，心想這輩子不斷被教導著誠實，而倘若此刻

不說，她以後也未必記得這場問答。可是，在母親什麼都記不得以前，我都沒

有跟她承認我犯下的最大錯誤，那麼以後我會怎麼看待我自己呢？母親還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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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回應我嗎？那時的母親會是怎樣的母親？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所有欺騙都在等待這場拆穿。 

 

  我忍不住流淚，事後便怎麼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麼向母親坦白我這幾個月

如何在兩個渴望兒子日夜在側的女人間，混亂地切換。 

  極長的寂靜，讓母親臉上誕生了濃厚的哀愁。這份哀愁開成了花，花語是

我這輩子都難以言喻的某種表情。她好像想說些話，可是詞彙總是一上到喉

間，就不斷被拆掉：她找不到適合的表達，於是就這麼痛苦地纏繞下去。 

  她啞了很久，也可能此後無意發聲。「呂明聲，你真的很該死……。」多麼

乾淨的表達，沒有嘆息，也沒有任何一件物品受損，沒有人被激動地斥喝。畢

竟該說的早就說完，不願說的也已瞭然於心。 

  我為自己親手結束了這場令人痛恨的賽跑。但並無人慶賀，一切在衝過終

點線的瞬間就急凍起來：包含那些來不及結痂的舊痕，與新傷。 

  賽局已了，魚缸裡的打氣機卻還兀自「啵啵啵」地跑。 

 

  自那天起母親的記憶力開始驚人衰退。她如灰飛散的記憶，是最灑脫、最

極端的逃離，並且越退越後面，像不願再被這個世界發現。 

 

※ 

 

  父親早就把電話掛掉，反倒我一直握著手機，有話想說卻張口無言。 

  如果可以趕在中午以前找到就好了。也許父親就可以不用報警，一切都可

以暫時回到原本的位置。 

  如果她還記得我，我想跟她說什麼呢？我至今都還拿不定主意。 

 

  一對母子和我反向而行，應是從另外一入口上山，準備回程。 

  年約十歲的弟弟說：「大家都說上面的阿姨從昨天晚上就站在那裡，她不會

餓嗎？」 

  聽到弟弟這麼說，我猛然上前攔下那對母子。 

  「不好意思，請問上面的阿姨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我從包包拿出母親的照片，用手指著。 

  那母親瞪大眼睛說：「你是她兒子哦？快去把她帶走啦！她一個人站在那邊

多危險。」 

  她話沒說完，我就往上跑，邊和那對母子說謝謝。 

 

  到了山道最高處，不少人圍在母親身邊，慌張且不知所措。 

  因為她越過了安全線，站在非常邊緣的崖邊，再往前兩三步就會失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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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佇立在那，不曉得已經站了多久。她沒有駝背，直挺挺，像一棵本來就生

長在這裡的樹。 

  我穿過人群，大喊了一聲，媽。 

  她轉頭，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然後就轉回去了。 

  我走近想確認是不是她，母親卻感知到有人靠近，馬上移動腳步，略為閃

躲，頗具警覺心。 

  我無奈之下，說，抱歉，我沒有惡意，請問我坐在這裡可以嗎？妳不要再

動了。 

  她看我一身狼狽，笑著說，當然可以啊。 

  短暫的無聲後，我問她，妳為什麼一個人站在這裡？ 

 

  她迎著光說，我醒來就在這，而且我還想去更遠的地方。 

  我在她旁邊，眼裡忽然濕潤得只能看到沒有形狀的淺金光暈，「我陪妳去，

妳不是一直想看極光嗎？今天回去我就開始看機票。我們現在錢夠了，真的，

到哪都可以。」 

  她忍俊不住，「你媽知不知道你對陌生人開這種無聊玩笑。」 

 

  她當然知道了。她會知道，就算她忘記所有美好的事情，也還會有人繼續

陪她把日子過完。沒人會逼她記住醜陋的巨大縫隙，她可以不用知道我們是

誰、不用知道我是她最討厭的騙徒。我會試著讓她只需要記得，不管是以前，

抑或以後，眼前這個年輕人都願意做她兒子，並盡力完善，就像把一座路徑崎

嶇的山緩慢地爬完，這樣就可以了。 

 

  起身時我把彎腰得極低極低，彷彿正對著誰的母親深深懺悔。 


